
“纪录片的拍摄是有选
择的，一开始我们就觉得，
为阅读障碍孩子托底的，最
重 要 的 是 家 庭 。”李 瑞 华
说。在一共三集、每集不到
50 分钟的篇幅中，要讲述 3
个孩子不同的处境，更要从
家庭、学校、社会等不同的
角度展现孩子的生存现状，
就意味着要进行取舍。于
是，作为孩子们的第一任老
师，父母是家庭教育阵地的
重要守护者，也是为孩子“托
底”的人。

在镜头中，三个家庭是
勇敢而正面的。校校的妈
妈虽然脾气火爆，说自己做
不到“温柔”，却想尽办法弥补校校的短
板，一遍遍不厌其烦地辅导孩子的功课；
群晓妈妈带着对自己要求极高的群晓四
处奔波游学，当他因为与优秀同学的差
异急得直哭时，家长反过来安慰，希望他

“放松”；成绩长期不理想的若汐，从来没
有得到过一张奖状，知晓孩子努力的父母
为其自制了一张奖状……片中展露出的
家庭，有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乐观积
极，也从未怨天尤人，或将孩子放任自流。

同时，李瑞华与樊启鹏对家庭呈现
出的“悲情”是克制而点到即止的。在第
二集中，片中隐晦地提到了群晓在一所
学校受到来自同学的欺辱，于是母亲带
着群晓远赴山西求学，甚至为他改了名
字，希望他有一个新的开始。

而在镜头之外，3个孩子都或多或少
承受着社会的误解、来自同龄人的指点，
甚至有学校老师的苛责。“还有若汐，她
那么努力，每天 6 点起床早读，一年 365
天都是如此。但最后，只换来了46分的
成绩。我在她家里拍的时候，她的妈妈
就在办公室里偷偷哭。甚至班里同学
的嘲笑，给小朋友起外号，都是孩子们
默默承受的。”但这些，都没有大量呈现

在片中。就如李瑞华所说，
现实远比镜头中呈现的更
为痛心。

“只去呈现悲情，不是
我们愿意去做的。我们想
做阳光、温暖的，给人带来
希望的力量。同时，家长拥
有着强大的能量，虽然他们
所经历的困难，都是常人难
以想象的，但家长们呈现出
坚韧的力量，压过了悲情。”
樊启鹏说。

值得一提的是，主创团
队为《我不是笨小孩》所选择
的英文译名，是“The Chosen
One”，意为“天之骄子”。在
两位导演看来，这些孩子都是

独特的生命，每个生命都有差异，他们只是
恰好呈现为读写困难而已。又正如片名所
想要表达的意义，他们都不是“笨小孩”。

“国人对阅读障碍的研究和认知实
在太少了。目前国内并无针对阅读障碍
的全国统一的诊断标准和权威的诊断机
构，特殊教育系统也不覆盖他们，导致这
些孩子缺乏来自教育系统和医学系统的
支持。”樊启鹏遗憾地说，如何让更多的
阳光照到这些“隐秘的角落”，仍是一段

“道阻且艰”的漫漫长路。

对话

封面新闻：一个人成长的环
境复杂，特别对于有阅读障碍的
孩子来说更为困难，片中也能感
受到团队想从家庭、学校、社会等
不同的角度展现孩子的生存环
境。这方面的呈现，是如何考量
的呢？

李瑞华：拍摄是有选择的，一
开始我们觉得，托底的最重要的
是家庭。除此之外，社会和学校
需要对孩子的成长进行干预。虽
然对家庭的表现是重点，但对孩
子最大的误解来源于社会。我们
重点展示了群晓的学校，因为这
个学校是很给力的，还有校校的
班主任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但
现实中更多的孩子，在应试教育
下是默默被忽略掉的。正因如
此，我们希望片子被更多的人知
道，被学校的老师们知道。

樊启鹏：群晓的学校给我们
的支持特别大，摄影机进去拍比
较方便。我们希望通过传播，社
会和学校能给阅读障碍儿童提供
更多支持。很多人长大了甚至老
了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或
者，很多孩子都是靠家庭在苦苦
支撑着。

封面新闻：能够发现，片中展
现出来的三个家庭，都是非常积
极且正面的，片子没有放出过多悲
情、冲突的画面，这是刻意为之吗？

李瑞华：其实我们这三集有
一个递进的关系，第三集呈现了
更多揪心的场景。第一集比较轻
松，是苦中作乐、随时解构自己的
校校。而群晓那集，是在呈现跟
自己的缺陷的对抗。而第三集出
现的若汐是一棵非常坚韧的小
草，她付出了非常多，却在学习成
绩上收获寥寥。片中的这种“悲
情”，避开是不可能的，情绪也是
逐步向上的。

樊启鹏：这是出于两方面的
原因。首先，家长具有强大的能
量，虽然他们所经历的困难是常
人难以想象的，但他们所呈现出
的坚韧，压过了悲情。其实这种题
材，很容易做成苦情，但拍摄对象在
困境中呈现了不起的人格力量，本
身跟悲情的东西形成了对抗。

只去呈现悲情，不是我们愿
意去做的。我们想做阳光、温暖
的，给人带来希望的力量，每一集
里的孩子都有成长。

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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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三个家庭的困境与成长

《我不是笨小孩》为阅读障碍儿童呐喊

封 面 会 客 厅 作业本格子中那歪歪扭扭的汉字，不时出现的几个代表不会写的圆圈，镜头前，当已经是小学五年级学生
的校校，在母亲焦灼而无奈的目光下，依旧写不出简单的词语时，这个小男孩的脸上布满了挫败的阴云。

阅读障碍，这个在大众看来陌生的字眼背后，是校校家庭数年的挣扎与痛苦。若按照保守数字5%-10%估算，我国有数以千万
计的儿童面临阅读障碍的困扰。而在纪录片《我不是笨小孩》播出之前，这个庞大的群体，鲜少被人们所知。

这样的境况，不仅让屏幕前的观众感到惊讶，也在三年前，深深刺痛了导演李瑞华、樊启鹏的内心，迫使他们拿起了手中的摄影
机。在三年的时间长跑中，主创团队记录下三个阅读障碍孩子的困境，记录下他们家庭的疲惫与抗争，于是有了纪录片《我不是笨
小孩》的诞生。

“我们想要发出一声呐喊，希望让更多人看见阅读障碍，重新认识我们的孩子，接受孩子的差异性，敬畏生命。”在接受封面新闻
记者采访时，导演李瑞华、樊启鹏这样说。

《
我
不
是
笨
小
孩
》
海
报
。

若按照保守数
字5%-10%估算，
我国有数以千万计
的儿童面临阅读障
碍的困扰。而在纪
录片《我不是笨小
孩》播出之前，这个
庞大的群体，鲜少
被人们所知。

导演李瑞华、樊启鹏。

这原本是3个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
子”：聪明伶俐又善于与人沟通的校校、
自我要求很高的群晓、努力且认真的若
汐。他们原本过着与同龄小孩无差别的
生活，也与其他幸福美满的家庭无异。但
随着步入学校开始读书认字，孩子们及其
家庭，迎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

问题最初出现在识字上。无论看多
少遍，写多少遍，他们依然记不住，读不
出，更写不对。镜头前，随着一遍又一遍
的重复教学，家长们的耐心被消磨殆尽，急
得情绪失控，但孩子们依旧只能在作业本
的字格中画上一个圆圈，或写出一个错字。

而因为识字困难，导致了一系列的
后续问题：语文成绩很差；因为读不懂
题，数学成绩不好；因为记不住字母的顺
序，英语成绩也上不来……“上学一考
试，人家全是双百双百，他65！”画面中，
校校的妈妈带着些许激动的情绪说。

阅读障碍，是学习障碍的一种，发生
率约为 5%～10%，特指儿童拥有正常的
智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和正常的学习
动机，却不能在学龄阶段顺利地习得阅
读技能。而如此庞大的群体，却没有引
起社会广泛关注。

导演李瑞华、樊启鹏第一次听到阅
读障碍这个概念，还是在三年前。因为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的李虹老师和舒
华老师，两位导演第一次知道阅读障碍。

“拿片中的女孩若汐来说，因为她成绩差，
老师把她叫上讲台，说‘你不肯好好学，就
把你开除了得了’。结果若汐回到家就开
始发烧，再也不敢去学校了。得知了这些
令人震惊的故事后，我们决定拿起手中的
摄影机。”回忆起纪录片的“起点”，李瑞华
不得不说起孩子们酸涩的过往。

而这一拍，就是三年的时间。巨大
的素材量，漫长的人物成长线，3位孩子
家庭背后所付出的努力，社会、学校等不
同环境对于孩子的影响……摆在两位导
演面前的，是繁复的工作，和一次又一次
的“推翻重来”。

而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向大众展示
阅读障碍孩子们眼中的文字，让观众理
解他们的处境。片中，团队采用了一段
动画，演绎了被阅读障碍问题困扰人群
眼中“跳动”的字，让观众更直观地触达
了他们的世界。

“我们在做这个选题的时候，最大的
目的就是传播。”两位导演在纪录片领域
浸淫多年，也有丰富的纪录片制作经
验。“当然，我们也可以将这个片子做成
个人独立纪录片，去参加各大电影节。
但这不是我们想做的。”樊启鹏说，从最
开始诧异阅读障碍人群不被人们知晓，
再到《我不是笨小孩》登陆央视纪录片频
道，他们的诉求都是“从一而终”的——
关注这些被忽略、被遮蔽的人群，洗刷公
众对他们的误解，发出一声“他们不是笨
小孩”的呐喊。

关注被忽略、被遮蔽的人群

家长呈现出的坚韧
压过了悲情

现实比镜头呈现的更为痛心

校校和妈妈。


